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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回 

孀姝盛遇折杞畏人言 侠妓孝思画兰偿父债 

 
 
 
  上回说到潘氏孀姝，被山阳主事杨小匡所诱，偕奔回籍， 
俨同伉俪，这小匡的父亲，本是苏州校官，小匡随父在任，岐 
嶷头角，一目十行，大众都称他才子。他不但文章尔雅，独出 
冠时，便是弄棒耍拳，也练得非凡纯熟，健儿身手，约莫有百 
人可敌。这时潘氏的孀姝，尚在查氏母家，查氏虽旧隶海盐， 
却迁寓苏州，与学署不及数武。查氏与杨校官原属至契，所居 
密迩，家眷自时相往还。小匡见查女发颖竖苕，正是天生佳偶， 
不料已受潘氏的聘，虽彼此互通款曲，终不敢越礼犯分，那诗 
篇唱和的里面，不免含着一点狎亵。两家的长辈，总说青梅竹 
马，两小无猜，也不去十分防范他。小匡料定婚事是挽回不转 
了，只有设法在潘家走动，或者好侥幸一面。适值查女的乃翁， 
以侍郎致仕在籍，小匡向父亲商议，要执贽在侍郎门下。潘侍 
郎看得小匡少年有志，博学能文，因之极口称许。不及几载， 
查女已于归潘家了。小匡为着妇翁彭家，服官京师，借着馆甥 
为名，常到潘家小住。侍郎也在京就养，还向两个儿子大加夸 
奖。他大儿子由鼎甲开坊，已居卿贰。小儿子便是查女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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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联捷选入词馆。小匡看得潘家势盛，也不能动什么妄想，几 
年里头，中过副榜，又中正榜。偏是潘家犯了严谴，查女的丈 
夫革职遣戍，带累乃兄以编修降调，侍郎老怀抑郁，常叫小匡 
前去谈谈。小匡趁此时机，勾通婢媪，同查女复蹈故辙。查女 
本在梦断刀环的时候，经不得旧情相触，便了结这相思宿债。 
侍郎是生性痴聋的，那有工夫来管这嗳昧？编修公又功名心 
热，正在力图开复，闲下来还要品评金石，考订诗文，更不过 
问弟妇房帷的事。小匡胆气大了，踪迹密了。军台噩耗传来， 
说征人已经不返了，小匡便想劫这查女。查女却说 ：“折檀折 
杞，人言是可畏的”，叫他从缓设策。不道几首秘密的诗，却 
流入侍郎眼睛里，侍郎借着他故，逐出小匡。小匡想一不做， 
二不休，竟夤夜逾墙，演那昆仑奴盗红绡的故事。查女卷了金 
珠饰物，跟着小匡，并骑叠股，出了京城，向天津杨柳青进发。 
背后追来五个镖师，都被小匡纷纷打退。小匡回到故里，知道 
潘家不肯干休。查女劝他不必进京会试，恐要遭人暗算。小匡 
笑道 ：“我官可以不做，功名却不能不干。凭他潘家有什么力 
量，我杨小匡偏要同他赌一赌气 ！”查女作首诗赠杨送行道： 
 
  淮水清清河水浑，安排行李送王孙。 
  明年三月桃花浪，君唱传胪妾倚门。 
 
  小匡到了北京，探得潘家父子，为了这事，果然遍告同乡 
故旧。朝官听了，无不发指，说 ：“这种人有文无行，会试时 
不论谁充总裁，填榜过著杨卷，即行撤换，决不使淫凶得志！ 
”谁知发出榜来，小匡却高高中在第九名。因为前十本已呈御 
览，所以不便更易。大众说道 ：“只有殿试抑置他罢了 。”小 
匡写的一笔米襄阳字，京中大老，都识得的，小匡料定他们要 
 
 
 
 
 
 
 



 

 
 
 
 
 
 
 
清朝三百年艳史演义                     ·454· 
 
恶作剧，却换了欧阳率更的笔法，众人又将他卷羼入十本前列， 
仍旧取了二甲第三。总算朝考贬做三等，还用了工部主事。小 
匡大言道 ：“文章有价，阴骘无凭。我不希罕这六品官，我要 
款段出都门了，潘家还能奈何我吗？” 
  山阳是个淮安属县，风气朴塞，本没有通儒硕彦。小匡文 
名藉藉，居然得第而归，淮人都奉他为师，羔雁盈门，应接不 
暇。小匡在淮河下面，筑了几间精舍，图书笔砚还我本来。查 
女又收些闺阁生徒，替他讲解诗句。有时小匡谈经敞席，问字 
停车，查女也在那面绫障解围，纱帷授课。淮人倒也不问他们 
前事了，只戏呼查女叫汤夫人，“汤”字是半潘半杨，可算得 
谑而兼虐。小匡伴着查女，双飞双宿，厮守到二十余年。一切 
家政纷纭，都是彭夫人处理。有人见过查女的，说他颧骨瘦削， 
人亦颀长，并不能称为佳丽，兼且痘瘢满面，细如粒麻，只以 
出口成章，为杨颠倒。小匡青毡终老，固然辜负天才，便这五 
世进士的杨家，至小匡书香竟斩，不更是可惜吗？朝官为着小 
匡，每疑淮安士习太偷，获隽的竟至被摈，小匡因此又不容乡 
里。恰值查女一病不起，便作了一副挽联道： 
 
  前世孽缘今世了 
  他生未卜此生休 
 
  查女一班女学生，又作了小传，替查女解嘲道： 
 
  再醮之礼，为国家所不禁。《唐书·列女传》，且以能殉后 
夫，裒然冠首。盖以豫让众人国士之遇，各有不同也。吾国婚 
姻之道苦矣！迫于父母，困于媒妁，以不出闺阃为守礼，以不 
见裙屐为远嫌。南威西子之容，降而与籧篨戚施为伍。幽伤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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悴，抑郁以殁。而说者动称红颜薄命，呜呼！其亦知此中人固 
有难言之隐耶！吾师查先生出身望族，幼即字吴县潘氏。即笄， 
奉父命归于潘。潘戍且死，先生毅然从淮安杨主政归，盖心之 
向杨者久矣！初以未敢抗父，故依潘于都。依潘不终，退而依 
杨。夫亦行己意而已。若潘犹健在，先生又岂能慷慨请行哉！ 
天殆使之两美终合也。主政以先生故，弃官不仕，偕隐者二十 
余载。先生知主政深，主政报先生亦厚。先生生于某年月日， 
殁于某年月日。年四十有九。 
 
  这篇小传，要算得强词夺理。出在女子手笔，尤觉得恫心 
骇目。小匡将查女殡葬事毕，茕茕独处，鳏日常醒，便别了彭 
夫人，到上海来寻点乐趣。 
  山阳到上海，只是南北一渡。这时上海租界，已经愈辟愈 
广，公共租界以外，什么法租界、美租界、日本租界，宝山南 
汇的边境，为着毗连上海，渐渐划入。公共租界里，分出六条 
马路，东起黄浦滩，西达静安寺。歌场舞榭，栉比鳞次，最著 
名的叫做四大金刚，不特利屣长裙，自成风气，便是拨弦度曲， 
对酒飞觞，也能因人而施，才博缠头十万。四人中算陆兰芬绮 
年先殒，张书玉远嫁不还，那林黛玉九度下堂，到得鹤发鸡皮， 
还在笙歌队里游戏三昧，后来小楼病卧，阒无一人，比花褪红 
的琵琶别抱，李师师的檐溜濯足，还要凄楚。结果较好的，只 
有金小宝。 
  小宝幼年时候，曾经读书识字，偏是他父亲喜酒嗜赌，将 
家业典卖略尽，还积了一身的债。小宝年才三五，无家可归， 
他父亲便将小宝鬻入平康，得点身价。小宝性质明慧，能惹人 
怜，他的鸨母百顺千依，当那钱树子一般看待。小宝的香巢， 
在胡家宅左近，便是袁翔甫杨柳楼台的旧址，红栏碧帓，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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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尘。小宝又浅笑轻颦，令人意远，所以骚人词客，都徘徊在 
小宝妆阁，壁间斗方参错，居然提倡风雅。小匡也曾慕他的名， 
去过几次，小宝还赠他一叶兰花画箑，小匡自回淮上去了。小 
宝触着夙好，在那弦管以外，有时抚弄笔墨。鸳渤画家病蝶山 
人，看他欢喜涂抹，怂恿他专心学画，说 ：“明季秦淮佳丽顾 
横波、卞玉京一流，都以画兰得名 。”小宝便搜集《兰花小谱》， 
终朝摹写，风枝雨叶，映带坐间。病蝶又苦心指导，叫他淡远 
学顾横波，袅娜学卞玉京，替他定了一张润格。报馆里的黄梦 
畹、李伯元，将小宝又揄扬一番，真是裁缣量素，户限为穿， 
小宝长指爪，修容貌，衣留仙裙，彼石华广袖，小帧大幅的昕 
夕不倦。 
  他父亲本来贫无聊赖，因为女儿已经恩断义绝，却不曾前 
来啰唣。近来听得画名大著，疑心总有积蓄，便想来沾润一点。 
小宝看见父亲烟容莱色，鹄面鸠形，着实有些不忍，便向父亲 
道 ：“你老年纪也大了，飘流在外面，终究要弄个结果。你到 
底欠了多少债？我替你还罢。你在我这里吃碗现成饭，每日给 
你四百钱吃烟，你要赌是不能了。这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一概 
可以断绝。如今我是卖画，不是卖身，你要认清楚才好 。” 
  他父亲自然快乐。小宝叫个包探，同他父亲到茶会里，说 
明各债的归期，便筹备兰花展览会。一面陈列各种荷瓣、梅瓣、 
素心等类，砂盆瓷斗，芬馥宜人。四围都是小宝的作品，签注 
价目，中间一张画桌，预备着小宝对客挥毫，题款钤印。报纸 
上先鼓吹几日，届时自有名流招待，香车宝马，拥挤门前。小 
宝有些手帕交，也带着熟魏生张，前来瞻仰。你也一幅，我也 
一帧，未到薄暮，早巳一扫而空。合并拢来，得了墨币一千七 
百余元。将三百元偿了父债，四百元替父亲备了后事。剩得一 
千元，想创办个花界义冢，邀了林、陆、张三人，一同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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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发出一篇小启道： 
 
  呜呼！春风信杳，飘零落金谷之花；夜月魂归，惆怅吊玉 
钩之草。访白杨而萧瑟，何处埋香？问黄土以丛残，谁人荷锸？ 
则有批把门巷，杨柳楼台，驰名于粉黛丛中，得意于笙歌队里。 
春花秋月，愺佬半生，暮雨朝云，荒唐一梦。或初来姹女，紫 
玉惊销，或已老秋娘，黄金尽散，或下堂去后，曲谱淹扅，或 
送客归来，声楼弦轴，猿鹤虫沙之感，共此一杯。狐狸蝇蚋之 
愁，同消万古。某等可怜藩□，无奈风尘，感旧侣以仙游，过 
故墟而鬼唱，青燐白骨，回首花朝；麦饭纸钱，伤心寒食，愿 
订醵金之约，藉供瘗玉之需。涓壤何妨？绸缪伊始。行自念也， 
于今皆有限欢场，其各勉旃，从此可早除绮孽。谨启。 
 
  这张募启印发出去，大众说 ：“小宝既有孝思，又有义气。 
”侠妓的声名，传遍大江南北，画兰价值，因此又增了许多。 
某大令曾在画后题诗四首，却寓着双关的意思道： 
 
  人云小草不凌云，一出空山竟轶群。佳种最宜名士赏，幽 
香无待俗人熏。生成高格稀为贵，果是同心契最真。除却水仙 
谁可友？梅花孤屿访林君。 
  明知红紫伍凡葩，种在当门玉不瑕。独秀孤芳留国色，肯 
从俗艳斗春华？淡描画本惟名手，白战诗篇是作家。从古明珠 
羞自献，黄金但买路傍花。 
  楚佩双纫恰有缘，美人迟暮不争妍。身居纸醉金迷地，心 
印清风明月天。现似优昙偏寿佛，谪虽小劫尚游仙。飞琼偶戏 
人间世，梦幻东风玉花烟。 
  重睹仙姿似再生，亭亭独立亦倾城。即空即色参真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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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如颦悟夙盟。罗袜凌波香十步，缟衣倚竹品双清。画图省识 
春风面，依旧蛾眉淡扫成。 
 
  小宝的画兰，近来也极为珍视，品评的说与顾、卞不相上 
下。小宝既杜门谢客，人都疑他要择主而事，不料他黄绝入道， 
益发来得高尚，将这些锦衣花帽，宝剑珠钿，都分赠姊妹行做 
了纪念。他鸨母的几个养女，一个嫁了秣陵的黄学士；一个嫁 
了宛平的李参将，等到李参将殁后，又改嫁了仪征倪子和，随 
着子和到成都去了。这倪子和如何能取这李妇呢？正是： 
 
  春满燕都应有偶，秋深蜀道不知难。 
 
  欲知后事，且听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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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回 

倪子和虐婢甘罚重金 文仲恭买姬笑看完璧 

 
 
 
  上回说到倪子和娶了李氏醮妇，作为继室，一路从北京带 
到四川候补。这倪子和本是南省的拔贡，因为入都廷试，得了 
知县，刚要引见出来，原籍的夫人，竟等不及郎君锦旋了。那 
夫人同子和却是贫贱夫妻，才盼得一官万里，那知少年薄福， 
将金章紫诰一齐让与他人。子和满望鹣鲽同舟，溯江直上，中 
途经此变故，知道一棺料理，自有泰山担任，率性不回故里， 
勉得空琴遗挂，徒益凄凉。将来解组言归，拚着十万俸钱，营 
斋营奠。只是在京寓里书空咄咄，几至奉倩神伤。一班同乡、 
同年，都劝他赶紧续弦，相将入蜀，子和亦点头称是，便托媒 
媪四出作伐。有的嫌子和境遇太寒，有的嫌四川道途太远。最 
后谈到李氏醮妇。原系青楼出身，丈夫名叫有恒，多年木厂掌 
柜，积资巨万，后因陵上的关系，讯实伏法，偌大家财，都归 
了孤嫠掌管。他本杨花水性，仗着这紫标黄榜，倒不肯人尽可 
夫，定了约法三章，要合格的始能中选。一是少年正途知县， 
二是须作正室，三是必须先见。子和自问 ：“年才逾冠，又系 
廷试得官，第一项是不生问题了。李氏虽是醮妇，我已先赋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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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车来贿迁，尽可使得，四川道远，有谁知道？第二项又可 
以答应了。只是第三项，仍要吉星拥护，才能成就这段姻缘”。 
约会在逛庙时间，彼此预图一面，媒媪前往知照。子和是轻衫 
团扇，顾影翩翩，那李妇油壁香车，青裙缟袂，大有藐姑仙子 
的风致。经媒媪双方指点，四目相瞩，已是两心相印。子和得 
了李妇，居然捐了大花样到省，锦江剑阁，随处流连，不及两 
年，早已官符在握。 
  李妇脱不掉勾阑习惯，最喜购买刍女，供他捶楚，子和因 
爱生畏，却也不曾阻抑。起初不过偶然使性，并不十分厉害， 
渐渐棒敲棍击，身有伤痕，子和还要将顺妻嗔，助纣为虐。一 
任未满，又调腴缺。这时李妇志得意满，放出种种手段，虐待 
诸婢。可怜诸婢，长者只有十五六，幼者只有十一二，贪眠好 
吃，个个皆然。而且生性健忘，遇事躲懒，像煞有遗传一般。 
李妇看他们不过，奈他们不得，创出几种酷烈的刑罚，随意尝 
试，有的用针刺，有的用火烙，呼号达旦，惨不忍闻，署中饿 
毙的、自缢的，已是数见不鲜。这些小儿女同父母恩义俱绝， 
那个替他出来仲冤？ 
  不道子和也为着滥刑毙命，被制军年终甄别，奏参革职， 
他便在成都买田置宅，做一个安乐寓公。李妇看他宦囊颇丰， 
还叫他设法出山，潜谋开复。子和倒宦兴倦了，只帮着李妇将 
摆布强盗的法子，摆布婢女。诸婢里面，有个铁匠女儿，平时 
也备受虐待。铁匠听得消息，偶来探望，那女儿见了父亲，自 
然哀哀诉苦。铁匠备价请赎，子和不但不允，反说此婢宣布他 
的恶状，叫李妇榜掠处死。李妇有了子和做护符，那里还肯轻 
纵？到得一命呜呼，只暗暗叫人抬出埋葬。铁匠再来省视时， 
早被阍人拒绝了。铁匠料定内中有点蹊跷，但惧怕子和的声势， 
不敢冒昧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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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知这个风声，早传到成都府刘文丹太守面前，太守自从 
夔州调繁，官声卓著，不好指定子和一桩事，却出了一张告示， 
大约说：川中官场风气颓坏，常有购民家女为婢妾，一有不合， 
辄加私刑，甚至治死。应行严禁，且悬赏招告。铁匠正在忿无 
可泄，看见刘太守牌示，便据实具状控诉。刘太守也知道子和 
不是善类，若不从速办理，势必毁尸灭迹，人证物证，缺了一 
样，他便好信口抵赖。便急提子和的阍人严讯，阍人乱以他婢。 
及至指定姓名时日，阍人诿为未见，再三严鞫，才供出某日某 
仆，指挥抬工舁一画箱出门，不知何事？复提抬工逐一问时， 
但说遵埋某处，并不知内贮何物。太守遂派干役，押同抬工前 
往发掘，一面传请成都县随带仵作，来府伺候。干役将画箱抬 
入郡署，成都县亲督仵作启视，只有血裤一条，里着尸身，上 
半赤膊，发蓬齿豁。仵作喝报 ：“木器、铁器伤十七处，靴尖 
踢伤一处，前阴溃烂，系火烙伤 。”太守亲验一过，填明尸格， 
入禀藩司。以子和本系革员，应先提案拘质，其继妻临蓐在即， 
暂行停絷，所有婢仆十余口，概行锁候。成都县带回推问，才 
知该婢伤痕，均系多时积受，此次致命，系用火箸烧红，插入 
前阴数寸，三出三入，嗥叫而死，皆系倪太太亲自动手，只有 
靴尖一伤，实是子和帮凶。知县据供详府，太守勃然大怒，说 
道 ：“这种恶妇，非到案用火箸治婢之法治之不可 ！”勒令发 
审局员，逼子和将妻交出。局员因子和曾经当过审局长官，不 
肯穷究。太守坚持到底，亲提子和面质。子和力认自己所杀， 
与妻无预。局员劝他不可画供。他说 ：“士可杀，不可辱。罪 
我不过抵命。若我妻到案，不要受大辱吗？”太守打算为子和 
开脱，令他罚金自赎，只放不过这忍心辣手的倪太太。倪料无 
可躲避，就投入天主教堂。那天主教士异常蛮横，得了倪的贿 
赂，每日到府衙门去索子和。太守深恐惹起交涉，无奈罚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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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万金，以二千抚恤苦主，八千充作善举，婢女一律遣散，子 
和夫妇受了这番挫辱，便匆匆南下，回到仪征另营窟。 
  子和逍遥法外了。不道李妇陡患巨疽，昼夜惨呼，与婢死 
时无异，虽经延医调治，他却腐及肠腑，血肉淋漓，真叫做天 
网恢恢，疏而不漏呢。子和为着官削妻死，十分无聊，把故乡 
的山色、江声都认做添愁资料。这时正是光绪中叶，京里因慈 
禧太后生日，只须废员加倍报效，便好开复原官原衔。子和有 
个同年文仲恭，现在河南补了知府，他却同李莲英有点瓜葛。 
子和想托他谋干，于是从仪征直达汉口，雇了驴车，来到开封 
省城。仲恭却值交卸下来，见着子和，留他在馆住宿。子和谈 
起续弦再断，仲恭也恰巧新丧爱妾，二人相对凄然。仲恭还捡 
出一张《绛云小传》的稿来，叫子和斟酌。子和看这篇小传道： 
 
  侍姬薛绛云，辽东产，年十九，嫠矣。因鬻身葬夫，遂归 
于余。定情之夕，俨然处于也。询之则云，前夫痿不能人，如 
蚕僵，如猬缩，以为今生已矣，不图复遇君。时余甫通籍，家 
贫几不能举火，井臼疱温之役，皆姬任之。暇辄以女红为余佐。 
篝灯相对，余读不已，姬必倚熏笼伴余，伺余有隙，殷勤出书 
画相质。然所临右军《兰亭序》，婀娜绰约，楚楚有致，即摹 
仿恽本中，裁红刻翠，亦不与尘俗伍。间为小诗，尤婉约可诵。 
惜身弱多病，向晨必强起理妆，亭午则厨下羹汤，咄嗟立办， 
称药量水，不假他人。如是者凡十年，余始出守于汴，姬已骨 
瘦柴立矣。余于无可慰藉中，为其子纳官阶四品，姬例得封恭 
人，五花诰至，姬一笑而瞑，呜呼！姬之归余，虽妇而实女， 
余之视姬，虽妾而若妻。姬以某年月日生，以某年月日殁，仅 
三十二春秋耳。天何夺余之速耶？倘得玉箫再世，或可遗余之 
老怀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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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和读罢，说道 ：“情文相生，非此文不能传此人。冒辟 
疆的《影梅庵忆语》，转觉词多于意了 。”仲恭道 ：“亡姬才 
智，世间不患其无，只是他冒了再醮的名，依然完璧，这却是 
意想不到的。他现在尚未逾月，我已奉调回省，这旺夫运的话， 
倒也不可不信呢 。”子和听他谈吐，料是哀悔过甚，勉强敷衍 
一会儿，就告别渡河北上了。 
  仲恭这人既儿女情长，又功名心热，在河南觊觎这开封府 
的缺，只是没有机会。后来两宫西幸，道出河南，仲恭为着烟 
癖甚深，不敢冒昧恶谒，只把屋子关得紧紧的，榜着“此处停 
灵，闲人免进”八个大字。不知怎样谋到皇差，东搜西括，侵 
蚀了三万两银子，将一万五千送与李阉，算是开封缺价；一万 
五千存在京号，预备到任开支。自己却省啬异常，除了几个鸦 
片烟外，每日只在枕上买个蒸馍馍，据衾大嚼，起来短衣敝屣， 
也不像是方面大员。只有出外上衙门，见上司，盥面的时候， 
两颊都敷点胭脂水，掩饰烟色。从前尽是绛姬替他擦烟盘、通 
烟枪、挖烟灰、打烟泡，什么调脂呀、沃水呀，伏侍的有条井 
井，自从绛姬殁后，他又舍不得化钱用家丁，只带了几个亲兵， 
那里能够舒适？他最不喜‘大人’这称呼，只许手下的人叫他 
‘二爷’。他既然有了这线索，总道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谁 
知虚牝黄金，把他气得发昏章第一。又想趋跄荣禄，靠他这近 
水楼台，见着总是请安。荣禄偶然发问一句，满口的‘是是是 
’，‘着着着’。荣禄是慈眷极优的，料定仲恭倾心巴结，必 
非一无希望，听得他李阉处一封重贽，竟至石沉大海，也想他 
从丰馈赠，才肯帮他说话。仲恭爱财若命，那肯一误再误？所 
以终究不曾实授。他既悔且悟，在扈跸回京时，却有四首题壁 
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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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足尘中客趁虚，独寻僻地转闲居。到门尚有衣冠客，薰 
穴微闻徵辟书。岛国累人追窜鼠，泥涂笑我驾疲驴。归来倦倚 
楼窗看，绕屋风芦绝倒如？ 
  为看青山一卷帘，楼中景物望中添。槐柯众蚁才醒梦，灯 
火飞蛾枉附炎。置兔都因贪捷跃，网鱼应悔不深潜。举头明月 
群星淡，皎洁清辉爱素蟾。 
  乱树丛中昼闭关，药炉茗碗任消闲。眼前光景随缘法，耳 
畔秋风任往还。酒国尽堪容盛世，书城何必住名山？乡鸡午唱 
惊浓睡，心在巢由沮溺间。 
  我思无极独哀吟，旷野人稀草树森。世事如云殊变幻，禅 
机指水悟深沉。衔泥燕又营新垒，避网鸿宜有去心。赁个书楼 
石城下，未妨拥鼻日登临。 
 
  仲恭这几首诗，词旨幽怨得很，将那顽固卑鄙的旧癖，居 
然洗刷殆尽，只是补不着开封这缺，以头触壁，人类风狂。大 
众才知前此的诗，不是有心怨艾，实是叹息李阉。还传他咏汉 
末时《陈宫捉放》一诗道： 
 
  伯奢本来是好意，一旦全家遭惨祸。可恨该县陈前令，为 
何卖放曹盂德？当年开封若是我，定将该令记大过。 
 
  同寅看他如醉如痴，劝他带了绛姬的柩，暂行回京。他在 
西山深处，替绛姬野花杂树，筑了个小小坟茔，一树一封，并 
不十分奢丽。及至回到京城里面，一班王公贵族、文武大臣， 
正在商量迎銮的典礼，把那联军的各种蹂躏，一概丢付爪哇国 
里。仲恭先授着李阉的激刺，后受着荣相的奚落，自此神经有 
点感觉，比那班藉口变法的臣僚，格外来得镇静。老佛爷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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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境，连光绪都不能相谅，每到殿前召见，终有不豫的颜色。 
翁同解是逐了，汪鸣銮是摈了，朝臣你争我夺，与荣相国相抗 
的，只有个庆亲王。庆亲王名叫奕劻，从四品宗室，连升带袭， 
竟至赏食亲王双俸，确是满人的领袖、枢府的机关。朝臣为着 
变法自强，不特奉天、吉、黑要改行省，连江苏、江宁两部分 
外，还要添个江淮巡抚。庆亲王是悬格招贤，这江淮巡抚议定 
后，便叫江苏巡抚恩寿调补。这恩寿便是替沈仲馥调停家事的。 
恩中丞正待摒挡就道，不意在江苏任上，闹出一段秽史来。正 
是： 
 
  符竹遥颁方拜命，墙茨不扫竟贴羞。 
 
  欲知后事，且听下文。 
 
 
 
 
 
 
 
 
 
 
 
 
 
 
 
 
 
 
 
 
 



 

 
 
 
 
 
 
 
清朝三百年艳史演义                     ·466· 
 
 
 
 
 

第六十九回 

订鹣鲽衅起恩中丞 寄螟蛉情联继方伯 

 
 
 
  上回说到恩艺棠调了江淮巡抚，忽然闹出秽史。艺棠在苏 
州，本来用人行政，都是仗着贿赂，他却搜括拢来，都去报效 
那庆亲王。庆王颇想把艺棠调署两江，不料袁慰亭已保了周馥， 
艺棠在苏州早站不住，才来谋这江淮一席。江苏人利他远去， 
正待摒挡起程，偏是他的叔父景星，从福州将军告病，开缺回 
旗，道出苏州，艺棠留他在拙政园小住。艺棠前往谒见，这位 
景将军，已经霜髯雪鬓，老态龙钟，扶了一枝短筇，佝偻出来。 
艺棠照例见礼请安，只见门帘一闪，一个汉妆妇女露了半面。 
景将军道 ：“进来吓，替二爷磕头 。”艺棠站了起来，那妇女 
早婷婷袅袅拜了下去，这面自然回答。景将军叫他在下首坐着。 
问问艺棠江苏风俗如何？民情如何？江淮辖境，共有多少？几 
时可以到任？艺棠随嘴敷衍，眼光早注在妇女身上。这妇女是 
景将军的宠妾，前年入都觐见，在上海妓馆里，用五千金购得 
的，金装玉裹，罗绮缤纷，年纪才二十一岁，却生得修眉圆靥， 
风致嫣然。他原籍说是扬州，裙下双翘，更觉峭如菱角。景将 
军在衙门里，替他造了几间妆阁卍廊竹槛，清簟疏帘，要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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